
點亮希望

初見阿芳，就是一位帶著大陸口音

的女生，述說著先生雖有工作，但總

對她大呼小叫，就連這次生病也不願

意陪她來看醫生。聯繫先生後，先生

表示工作非常忙碌，他很關心太太的

情形，但不過是小病一場、阿芳自己

來就好，還說不好意思讓我打了電話。

事情過了半年左右，救護車送來

一個看似中風的女性，醫生診斷為

「 毛 毛 樣 腦 血 管 疾 病 (Moyamoya 
disease)」。因為聯絡不上這名女性的
先生，所以要我幫忙找家屬；而她，

就是我半年前認識的阿芳。阿芳這病

說來奇怪，就是腦袋中呈現瀰漫霧狀

的感覺，表現在臨床上是中風的情形。

也因為這場疾病，讓卅三歲的阿芳在

我認識她往後六年的時間都躺在床上，

而且沒辦法跟我交談。

異國婚姻　辛苦的開始

臥床的阿芳需要家人從旁協助關懷，

但我屢屢跟她的先生聯絡，不是工作

忙碌、就是表示忙著幫太太求神問卜，

所以一週只有一個晚上可以來院探視，

而這辛苦的全程照顧落在了人力不足

的護理人員身上。初期我們協助請了

看護照顧，而阿芳的先生也同意盡快

申請阿芳在大陸的媽媽來臺探親，以

便分擔照顧阿芳的工作。

協助的過程中，我們多次聯繫政府

相關單位，但礙於法令，當時阿芳尚

未歸化取得臺灣人民資格，生重病時

無法申請相關社會福利（例如身障手

冊），如此一來也影響後續長期安置

單位的申請；再加上唯一能夠負擔家

計的先生也無法撇下工作來照顧阿芳，

我們勢必要從民間基金會著手。開始

尋求資源才發現，因為國籍以及後續

照顧的壓力，在民間的幫助亦是有限，

僅能申請到一個政府部門的急難救助

金，以及專門關懷外籍配偶基金會的

支援；再來就是原先嫁到花蓮、跟阿

芳同樣來自大陸同鄉姊妹的部分協助。

後續安置的部分，最後是尋求了慈濟

基金會的協助。

阿芳媽媽終於來臺灣了，這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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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了她五年來回臺灣大陸之間七趟

的旅程。阿芳媽媽說，原先阿芳在大

陸有一段婚姻，但因為前夫對她不好，

為了不希望女兒受苦，所以在媽媽的

主張下，阿芳帶著當時還小的孩子離

開了先生。當時又聽旁人提及嫁到臺

灣有多幸福，於是透過介紹認識了阿

芳的先生，沒想到這是阿芳另一段辛

苦的開始。

雖是過客  陪她到最後

阿芳剛嫁來臺灣一年半，因為受不

了先生的碎念、不體貼、不拿家計回

家，再加上經濟的壓力，透過慈濟基

金會的協助，阿芳決定買機票返回大

陸。無奈禁不起先生再三保證會好好

照顧她，於是又回到了花蓮，結果回

來不到一年就生病臥床。阿芳媽媽非

常難過，認定是自己一手將阿芳推向

火坑，是她害了自己的寶貝女兒。

在媽媽多次往返大陸臺灣的過程

中，一向關心女兒的阿芳父親因為感

冒引發肺炎往生，辦完後事後，媽媽

再次藉由探親來到臺灣。這次她看起

來明顯地蒼老了，在我們的談話過程

中，阿芳媽說，不曉得以她的身體狀

況還能來回臺灣幾次？腿腳漸漸沒力

氣了、眼睛也花了，連唯一支持她這

樣往返臺灣的老伴也走了。深談之後，

我請媽媽考慮阿芳往後的日子，是要

讓她留在臺灣領身分證、獲得臺灣的

福利，還是想讓阿芳回到從小生長的

故鄉？

由於多年的臥床，導致阿芳身體虛

弱必須住院，讓媽媽毅然決然地下了

決定，要將臥床無意識的阿芳帶回大

陸。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我們

希望讓阿芳盡量不要舟車勞頓，不必

轉機就可以抵達離老家最近的機場，

還請航空公司配合拆卸九個機位，申

請特殊通關等等，當然還必須請醫師

評估阿芳的狀況是否可以上飛機。

終於，到了阿芳要離開臺灣的那一

天，登機前，阿芳媽很感性地告訴我，

在臺灣，醫院裡的醫師、護理師還有

社工師就像是她的親人一樣，對待她

這個「大陸同胞」一點都沒有分彼此。

雖然每每來到臺灣，就只認識桃園機

場、臺北火車站、花蓮火車站還有花

蓮慈濟醫院，但很感恩有我們當阿芳

生命中的貴人。這一別，她說不知何

時有機會再來到花蓮，但永遠都不會

忘記在花蓮的美好，她每天都會燒香

祈禱，祈禱「恩人」平安。

阿芳終於回到她的故鄉了，媽媽時

常打電話來報告狀況，但阿芳還是在

一個半月後因為肺炎往生。阿芳媽在

告知訊息時說著：「女兒走了，雖然

很難過，但要開心的是，她畢竟是回

到家中走的。」我想，這也真的算得

上是落葉歸根。

身為社工，我們當了很多人的過客，

更有可能是陪伴他最後一段路程的人。

如何好好對待我們的病人，讓他們有

一個善終，我想這是我們一直都想做

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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